
要更多地关注专、尖、精 

的工程咨询单位发展 
——专访北京华信依耀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王书堂 

记者：我们就以聊天的方式，然后有一个小纲领。您是不是先自

我介绍一下？ 

王书堂：好的。我是 78届的大学生，82年毕业于北京建工学院，

75 届高中上了三年班又考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医药总公司，

它是过去国营管理体制下的一个单位。计划经济时代医药行业也实行

归口管理，当时北京约有十个西药（生物）制药厂，另有约七个中药

厂。我到公司以后就被分派到设备、基建、工程部门。那时候建设项

目是国家拨款（计委拨钱）。我就一直搞技改技措、大修、更新，和

现在的名词不太一样。到 90 年代初，由于所谓第二次改革大潮的出

现，医药口放开了。社会资本都可以做制药厂了，不是国家独揽了。

于是医药总公司成立了一个叫制药装备公司（任法人代表），就做制

药装备、工程方面的服务性的工作。现在北京多数药厂为民办企业。

我们现在的公司是 2002 年改成股份制，现在民营了，国有股全部退

出。2004年全行业实行 GMP验收，GMP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当时北京有很多厂子，因为都觉得制药行业利润比较高，而且有一定

的档次，好多资本投入这个行业，到目前通过验收的约有四百家左右。

我们这个公司新名称是 2008年确定的，华信依耀工程咨询公司(任法

人代表)，是个新企业。这个企业主要想在工程咨询工作方面投入更



大的力量。近三十年来我大约参与了 150个医药工程项目。 

记者：您这个单位这么说是从国营的改制过来的？ 

王书堂：是的，我们是国有企业的那个底子，实际上当时只有十

几万资产，到现今发展到二百来万资产。主要是人的智力资源比较多。

后来转制过来，愿意参与的人出点钱，转换过来了。从行政上归口医

药行业协会领导，经济上已经独立运作了，协会只是把业务工作、行

政法规、统计报表等给我们做些传达和指导。 

记者：那么现在北京的医药类企业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王书堂：现在多数都是社会资本，民营。当时医药总公司有一些

工程服务单位一般的都放开了，小的、非主业的都放开了。较大的以

前是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制药厂，中药一到五厂等，后来不

让排号了，就改成双鹤、万辉、紫竹，冠一个称呼。改革大的主要做

制药的，做成大集团，主要就是现在的北药集团和同仁堂集团。 

记者：我采访过一些咨询单位的人，比如北京水科所，他们是从

原来水利研究院分出来的，没有拿来资质，于是他们就得从零开始做。

你们的资质怎么解决呢？ 

王书堂：也得从零开始做，以前不大重视资质。九十年代才逐步

有这方面要求，我们这个行业专业性比较强，为什么这么说呢？GMP

规范里做了一些规定，看上去和工程咨询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

做一个项目，原来是从 GMP规范角度去考虑，后来才逐步从工程（项

目）管理方面去考虑。有些人认为工程咨询和 GMP规范不是一个概念。

但就是这种观念害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行业越来越不适应



时下大发展的现状，必须要从咨询、造价、管理、监理多方面考虑。

没有这种眼光就是一个大缺陷。总体来看，现在医药行业整个专业的

工程咨询公司几乎没有，前期都是设计院来做，他们的资质比较全，

但后期没有人做。医药类的工程项目的造价、监理、管理等专业工作，

很多有资质的单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前期这一块有一定能力的设计

院在做，但实践能力也偏差。所以我们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就以提

供二次服务作为一种方式参与进来，比如有些建筑结构设计单位，在

工艺专业上我们给它补充二次设计。因为它做不好，我们就帮它做。

当然也和有资质单位合作过，说白了就是靠一下，比如说我们完成了

让他们审一下。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准备去掉这些不合规定的东西也

有一个困难，就是真正有经验的、又懂咨询，又在医药行业做了若干

年的人招聘不到，带头人更稀缺，有业绩的单位也找不到。我们招聘

了很多次，包括请熟人帮助介绍都找不到。所以资质申报也托了两年

了。 

原因是原来医药没有单列，叫做化工，工程咨询序列是这么划分

的。后来变成化工（含医药），建委序列也是化工（含医药）。这有历

史原因，原来理解医药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其实内行明白只有西药的

原料和化工有关系，中药提取也沾一点化工，不是纯化工。而关键的

制剂工程，输液呀，肌肉、血液注射呀，口服，肠胃给药等等，这些

在国内占比很大的部分和化工基本没有关系。所以这些工作就没人去

做了。举个例子，几乎没有一个监理公司监理到工程最后部分（净化

工程、工艺设备管道），比如一个制剂厂子，发改委批这个项目，它



一半以上都是工艺部分，包括净化装修、净化通风、工艺设备管道，

这块没有人监管，没有这个专业。注册监理师、注册建造师中有医药

背景的人非常难找。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王书堂：我觉得工程咨询行业最急迫的问题是业主方核心工艺部

分找不到专业企业，监理公司做不了，于是就变成自己监理，都是这

种结果。我们也有体会，我们可能做一部分核心内容，甲方自己做一

部分，真正有资质单位做不了。 

我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医药行业和工程咨询行业结合得不好，

是脱节的。首先一点没有专业人才队伍，有行业背景的好的又有咨询

资质的人还没培养起来。 

记者：那么现在医药行业的现状和机遇又是怎样的呢？ 

王书堂：第一、先说大环境，现在医药行业大约有 1万亿的 GDP，

其实要按国家管理来看，包括食品、保健品、化妆品都归到食品药品

监管局管理，都和这个专业有关，加上这些国内有关的行业大约有七

八万亿的 GDP。咱们国家抓得紧的就是医药，但在在美国化妆品都按

药品管理，中国还没有，但也正在过渡，现在保健品已经进来了，也

得按 GMP规范管理。这就是医药工业的现状。 

现在咱们不管其他经济类别，最近我们这个行业正以每年 20%—

—30%的速度增长。包括产值和利润率。 

我要说的是接下来要推行全民医保，过去农村没有这个条件，医



疗保健比较差，经济条件不允许，顺口溜叫“小病扛着、大病等死”。

推进全民医保这将对刺激行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国家富了，这也是

一种必然。 

再有就是国际化，过去国际贸易都以低端行业为主。现在很多民

营资本打入高端行业， 若干企业按照欧美的标准来做，为的是拿到

国际市场通行证。就是所谓外向型了，这是做国际贸易的一个趋势。

对工程服务来说这些就是一个大机遇了。 

今年新版的 GMP要公布执行，于是又会有一些企业达不到标准，

又要进行工程改造。这也是大好形势，依我看来我们这个行业必然要

完善与发展。 

第二、医药类工程咨询业的现状。一个就是专业设置不清，没有

把医药单列，比较含混，这对管理发展都不利，应该明确一下。 

第三、人才太少，两个概念：第一从教育体制上，1998 年才设

立医药工程专业，1999年才招生，2002年、2003年才有毕业生，现

在还谈不上经验。当然也有别的专业过来的，现在是两个途径，就是

系统培养和科班出身相结合。 

第四、现在全国有 100多个学校有这个专业，但专业仍然在健全

中，据我了解这个专业真正涉及工程咨询、管理专业的课程才有 10

几个学时，讲得太笼统，效果不好。 

第五、标准体系建设也有待加强。做工程的依据就是标准、规范。

但标准体系迟迟没有建立。GMP 规范 1980 年代引进中国，1988 年出

了一个草案。1998 年出了第一稿，2010 年出新版。工程建设标准体



系 2008 年制定，2009 年才颁布，虽然建立颁布了，仍然 85%左右的

标准正在制定或还处在待编状态，这是一个难处。 

第六、医药行业的专业性的咨询服务企业太少。咨询、造价、监

理、管理专业性的太少了，本身有这一专业资质的单位就不多，搞医

药的就更少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第七、过去做药要前置审批，后来国家减少行政干预，能放开就

放开，基本就取消了前置审批。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好多企业就更

不好找这些工程咨询人员了，那么也就更需要中介来进行服务了，如

果做得不慎，通不过验收，往往造成刚建完厂子没准就得改。于是有

些企业就想了一个办法，找设计院设计完了找专业人士（行业专家）

先给审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就是因为这些单位做前期做得好一点。 

记者：您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王书堂：首先是倡议尽快完善医药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因为没有

标准不行，很多都是待编，很多监理无从下手，没有标准无法判断人

家符不符合标准。 

记者：这些应该谁来编？ 

王书堂：现在委托上海医药工程设计院了，我们也想申请参与一

些编制工作。 

同时我们也在行业内发表一些文章，引起一些重视。有人说，这

个世纪是生物医药的世纪，这是一个科技含量大的和社会前景广阔的

行业，这个是（拿出杂志）去年第五期《医药工程设计》权威杂志发

表的我的呼吁文章。写了我的一些想法。 



记者：是得说一说，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不行。 

王书堂：再有，现在我们和国家药监局培训中心合作编一些补充

教材，关于医药工程项目、服务类的教材，它给了一个纲，我们正在

写初稿，也是为了人才培养做一些贡献。 

第四，建议在系统内组织一些交流，也包括制药行业，宣传一下

工程咨询的重要性，很多用户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当然这比较适合

由我们医药行业协会出面。 

就工程咨询协会而言，能不能有些措施扶植一下我们这些专业性

比较强的单位。资质问题是一方面，出一些什么办法，比较专、尖、

精的行业有什么措施扶植一些也很重要。 

人家都知道我们比较专，就先来找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内

行，宁可不找有资质却不懂的单位。我们为天津爱米特写东西，等于

活儿是我干的，戳子是人家盖的。可否组织一些体系或机构，要有一

个合理的形式。当然法规性的文件不能轻易改动，但能不能给一些特

殊政策。有了政策我们的工作开展就会更顺利。 

记者：原来我在一家医药杂志干过一段时间，您提的 GMP 我还

有点体会，当初我们还搞过一个专题。中国 GMP 推行前制药的现状

是很令人担忧的。感觉医药行业水很深，什么问题都有，乱象横生，

急需解决。 

王书堂：是的，这些年这个行业发展很快，不这样就没法生存。

我还有个意见，协会的专家库中医药专业的太少了，这么少的专家你

说来一个医药项目你们怎么评，我希望专家库尽快完善。我衷心希望



协会把专家库建好。 

记者：您谈谈业绩，不能全是意见呀。 

王书堂：北京医药生物产业是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了，希望协会

发挥更大的作用。说说业绩，举两个例子，有点儿档次的。北京赛科

虽然已经通过了美国标准的质量验收，但还有一些单位在改造，比如

万辉双鹤是 2008 年改造的。现在美国人、欧洲人正在组织国际验收

工程，过去我们公司参与了它的工艺部分，包括施工、调试、咨询、

竣工图纸，基本都参与了。一共有三个单位参与，我们偏重工艺方面，

这些都是北药集团比较有名的工程。再有是天津爱米特我们给的可

研。它的工作室是中意合资的，就是有些药品从意大利拿过来的，品

种比较先进吧。再有一个公司是做透皮制剂的(现在国际上先进剂

型)，过去我们管这些东西叫膏药（但有本质区别）。比如降血压，他

就通过皮肤毛细血管分布控制释放，这样可以避免口服装频率比较

高，容易出现忘记服用的问题，还能避免肠胃刺激。这是河南发改委

立的项，我们也是做工程咨询的前期。 

记者：请您做一个展望，医药行业和工程咨询结合起来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王书堂：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朝阳产业。最后科学攻不破的就剩

了生命了，但是也要往那方面努力，前景广阔。 

 


